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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昆虫爱好者往往很执着。尤其是像“大

城小虫工作室”里的一群年轻专业工作者，他

们觉得自身有个使命，就是调查清楚近年来

上海的昆虫家族里会不会“有新成员”。

上师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汤亮介绍了

工作室近年来在调查中发现的三种以上海为

模式产地的昆虫新物种。

■ 上海双斑粗角步甲
上海双斑粗角步甲是步甲科棒角甲亚科

的物种，该物种其实在命名人宋晓彬上初中

时就已经发现并采集了标本。不过由于在上

海地区已经记录过一种中华粗角步甲，在缺

乏查验模式标本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的新

物种被鉴定为已记载的中华粗角步甲。研究

团队采集了不少的标本，其中在上海师范大

学校园内的猛蚁巢中发现了上海地区另一种

粗角步甲。经过仔细比对、确认后发现的粗

角步甲才是中华粗角步甲，而先前早就发现

的物种是一个新种。最终，一个关注了十几

年的上海昆虫物种被正式发表命名为上海双

斑粗角步

甲。

■ 虹桥莱甲
虹桥莱甲属于拟步甲科的甲虫，该属的

种类均为后翅退化无法飞行的物种，因此它

们的物种分布范围往往非常狭小。上海动物

园区域内保存了旧上海的原生植被，因此，在

上海动物园内就有一些在市区其他地方无法

找到的物种。对动物园进行昆虫调查的过程

中，在落叶层中筛查到一批莱甲标本，经过解

剖研究后确认为是一个新物种。最终，这个

新物种以上海动物园所在的虹桥地区为名，

叫作虹桥莱甲。

■ 天马华冥小葬甲
天马华冥小葬甲属于小葬甲科，是一个

用采集地上海天马山命名的新物种。天马华

冥小葬甲最早于2016年12月被发现于天马

山地区林下貉排粪点附近的落叶层中。由于

它们的体型非常小，仅1毫米多点，采集者便

将筛出的落叶碎屑和土壤颗粒等全部带回，

仔细挑拣后获得了标本。华冥小葬甲属是一

个非常特殊的复眼完全缺失的类群，为中国

的特有属，最早根据湖北发现的一批雌性标

本建立。而天马华冥小葬甲是该属的第二个

物种，也是该属中首次描述雄性特征的物种，

对于研究小葬甲的系统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这群昆虫发烧友完成迄今本市最完备的一份昆虫名录

“上海到底有多少种昆虫？”这个“谜底”终于
有了一个基本答案：日前发布的《上海昆虫名录
（2022版）》，共收录上海昆虫物种22目312科2961

种，涵盖的物种信息截至2022年末。这也是迄今
本市最完备的一份昆虫名录。

此次上海昆虫名录的调查、整理和汇集者是上
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发起的一群“昆虫发烧
友”，他们组成了“大城小虫工作室”，近年来不仅
从文献资料里搜集昆虫种类，还分头在申城的闹
市荒野、草丛河滩等角角落落里寻觅昆虫踪迹。

“对于上海究竟有多少种昆

虫”这个问题，作为“大城小虫工

作室”的主要发起人，汤亮副教授

想到的是导师李利珍教授的解

释：“有多少种昆虫至少包含了两

层含义，一是上海已经记载了多

少种昆虫，二是上海实际存在过

多少种昆虫。”前者可以到文献

里去搜罗已有的数量，而实际存

在的昆虫物种肯定会远远超出

已记载的数字。因此，昆虫爱好

者都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

调查出上海昆虫物种的较为准确

的概况。

“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

类群，已知约有100多万种。其

中不少种类与植物、与人类有密

切的关系，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

缺的环节。很早以前，原震旦博

物馆的学者做过一些上海本土昆

虫的调查研究，但目前为止没有

一份完备的昆虫名录。”汤亮介绍，每年数以

万计的新物种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发现，除了

人类已知的100多万种昆虫，还有相当多的

种类未被发现。此次发布的《上海昆虫名录

（2022版）》列出了所有在文献中记载过的上

海的昆虫物种，同时包括了部分由工作室的

同仁基于标本、网上数据库等所作的数据补

充，因此堪称是首份上海昆虫名录。该名录

的发布将为上海昆虫研究以及相关工作等提

供基础，并对进一步开展上海市昆虫多样性

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昆虫名录（2022版）》中所涉及昆

虫均提供了物种收录的来源，大致有三类：

一是各种文献记载，二是未发表的记录以及

在线数据库，三是近年来在上海境内新发现

的昆虫物种。对于一些非本土的物种，如果

它们已经在上海形成稳定的种群，则直接

包含在名录中，但在备注中予以了标注。对

于没有证据显示其已经在上海形成种群的

物种，如货轮检出的蜚蠊等，它们被专门列

在名录最后所附的外来偶发物种名录中，共

计27种。

这是一群“以虫结缘”的志同道合者。

“大城小虫工作室”还会聚了职业昆虫科普

人宋晓彬、玉雕家余之舟、从事农业相关工

作的周德尧、昆虫科普达人彭中博士等。“我

们的调查足迹就在上海，会出没于市区的大

街小巷，也会深入郊野的田头与河沟。我们

愈发觉得，一旦热爱了、全情投入了，各式各

样的昆虫就在我们周遭，有的还离我们很近

很近。这些年，我们也欣喜地发现，随着上

海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即便在中心城区

也是绿树成荫，片片绿地、条条河道得以很

好地保护，这都为昆虫的栖息提供了条件，

让小小的昆虫能长久地伴随在我们都市人

的身边。”汤亮说。

“大城小虫工作室”的观察与觅虫地点

是游移不定的，且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

性，大到佘山、崇明东滩湿地、共青森林公

园，小到小区里的花花草草、房前屋后，不仅

能寻到昆虫的踪影，偶然间还会有惊喜的新

发现。汤亮说：“每到夏天，很多人家会闯入

一些不速之客——各式各样的甲虫，它们也

是这个都市里的‘最小居民’。”

曾经有一种很不起眼的小虫子生活在

阴暗潮湿的朽木中，全身披着褐黄色盔甲，

体长约4毫米，比普通蚂蚁大不了多少。当

彭中和宋晓彬把这只小甲虫从一段树干中采

集出来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未知物种。直

到2017年12月，在仔细翻阅了大量文献并对

小甲虫进行解剖比对后，他们终于确认这是

“双斑粗角步甲”家族的一个新物种，也是这

个珍稀昆虫家族中被确认的第26个成员。

2017年，“大城小虫工作室”将这一发现写成

论文，发表在国际动物学权威期刊上，并为这

种昆虫取名为“上海双斑粗角步甲”。令宋晓

彬开心的是，其实早在他读初中时就在天山

公园发现过这种昆虫，当时他还在自己的昆

虫笔记里对这个发现作过记载呢。

很多“玩虫族”就是捕虫高手。为了在

更大范围寻找上海现存昆虫的种类，研究团

队可谓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正是靠这些土

办法或“自创”的新技术，才使得昆虫家族的

名录上不断有新的名字被添加上去。

汤亮说：“采集昆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是注意观察，这是所有采集方法的基础。通

过观察不仅能发现采集到的昆虫，更重要的

是可以进一步归纳总结采集目标的发生规

律和生活习性。许多昆虫具有保护色彩或

者拟态植物，所以，对于采集者来说，发现它

们需要较好的视力和对形状的敏感。由于

植物遮蔽少，地面上往往能发现一些偶然过

路的昆虫。马路边排水沟内也会出现一些

昆虫，尤其是大步甲等一些不会飞的昆虫。

在室内，连阳光充足的扶梯栏、石壁或老建

筑的门框上，也常会有蜂类活动。”

夜采，是最令昆虫发烧友兴奋的野外行

动。比如，直翅目种类白天是静止在植物上

的，凭借保护色隐藏自己，到了夜里就四处

游动了。而且，不少雄虫在夜间会鸣叫，便于

人们循声采集。许多白天躲藏起来的甲虫也

喜欢夜间觅食，如拟步甲、天牛等。夜幕笼罩

下，人们可以在野外搜索朽木或翻动堆木，这

样采集甲虫的效果会比白天好得多。

“灯诱法是夜间采集常用的手段。许多

昆虫夜间行动时会被灯光吸引过去。灯诱

装置主要包括高亮度的汞灯、白色的幕布及

支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昆虫上灯和在灯

下的活动区域是有区别的，有的种类仅在昼

夜交替的黄昏时才会上灯，有的种类被灯光

吸引后仅在附近的弱光带活动而非直接停

留在幕布上。除了照明工具，一般夜间采集

并不需要携带特殊的工具。比如，在采集竹

节虫时，可以带上大型的网箱，沿路慢慢观

察并采集。”他说。

相较于全国其他省份，上海的昆虫种类

资源肯定是少的，但在“大城小虫工作室”的

研究团队看来，本土物种资源的调查工作可

能是他们花上一辈子时间都没办法完全调

查清楚的。因此，他们发起了组建上海昆虫

多样性公民科学家调查团队的倡议，号召更

多的伙伴加入本土昆虫多样性的科研调查

中，与科学家们一起探寻上海昆虫尚未被发

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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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昆虫家族又添“新成员”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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